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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情趣与电影诗情 

———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改编成经典电影探因

钟　杰 ，杨经建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彭见明小说创作带有很强的哲理诗情，其中对生命的探讨、对乡土的眷恋、对东方韵味的尊崇尤为明显，这集中体
现在《那山 那人 那狗》中。而其同名电影之所以广受赞誉，一方面与其优质的小说母体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更得益于改编的

成功。电影继承并扩展了小说的哲理品性，从中表现了有关生命、行走、时间的寓言蕴涵，其彰显的诗意诉求和东方情趣，为

其赢得了世界性声誉。电影改编的成功，同时也展示了诗意化小说走上荧屏的可能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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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湖南作家彭见明的小说
《那山 那人 那狗》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９０年代
末，该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放映之初国内市场

几乎没有什么反响，以至来不及走进大众视野便被

打入“冷宫”；另一方面却是，影片《那山 那人 那

狗》荣获第１９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７届国家“五
个一工程奖”、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观众最

喜爱的影片”。尤其是，电影《那山 那人 那狗》在

日本获得极大声誉，并掀起一阵乡土诗情类影片的

观影高潮，其小说原著也一路畅销，彭见明在日本

也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正是这种“墙内开花

墙外香”的现象使得国内影坛重新审视这部影片并

重新将它推上荧屏。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这一现

象进行深度探究。

　　一　哲理寓言与厚重思想

小说讲述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湖南农村，一
位即将退休的老邮递员与即将接班的儿子一次共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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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送信的经历。一部仅万余字的小说，再简单不过

的情节，再平常不过的情感。较之一般的电影，《那

山 那人 那狗》可算得上是特例：几乎没有任何曲折

的情节，少见激烈的矛盾冲突，也很少有人物心理

戏剧化的重大起伏，这样也就缺少了上座电影所必

备的“卖点”。那么，《那山 那人 那狗》何以能博得

如此多的声誉呢？这首先关涉到彭见明的文化观

念和审美意识。

彭见明生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湖南平江，对湖
湘文化无限眷恋；自幼四处闯荡，并在闯荡的行程

中博览群书、感悟人生；曾做过花鼓戏剧团演员、美

工、文化馆成员，为人诚恳低调，信奉“小富即

安”；［１］近３０岁开始创作，并始终以哲人般的眼光
审视世态百相、芸芸众生。从其处女作《四妯娌》到

长篇散文《寻找陌生的西藏》、长篇小说《凤来兮》，

直至最近引起不小轰动的《天眼》，每一部作品中饱

含着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探讨与对生命的拷问。无

怪乎评论界如此评论彭见明：“善于渲染气氛，烘托

意境”；“长于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瞬表情表现

人物内心的情致、思绪的流动和感情世界的细微变

化”；善于从普通人身上发掘“博大的感情，博大的

灵魂和博大的性格”；“长于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

现实生活中发现美”；“喜善于抒情”，是个“多情文

士”。［２］

而在彭见明所有创作中，集合以上特征的最典

型的代表作当属短篇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了。

小说原型源于彭见明家乡平江一位友人的亲身经

历，因为“一是崇仰这种敬业精神，二是看好那种

父子情深。这种精神、这种情感，是人类美好品德

的集中体现，是大美的东西，因而是值得写的。”［３］

小说讲述的是一件人们耳熟能详但又未必经历的

事件———送信，并将送信的主人公设计为即将退休

的父亲和继任的儿子，两人将要行走二百多里山

路，历经三天三夜。行程中，年迈的父亲对初出茅

庐的儿子呵护有加，叮嘱万分，细心地将穷尽一生

的事业转交到下一代手中，透露着父爱的光辉。这

一主体情节决定了这是一个有关行走、有关生命、

有关时间的寓言。

与其说《那山 那人 那狗》是讲述两代人行走

乡间送信的过程，不如说是作者彭见明对其自身长

期行走、寻觅故乡的一种自传似的描述，其中曾为

世代文人骚客蹙眉凝思、搔首彷徨的关于行走、生

命、时间等困惑，都在这篇小说中得以叙说；与其说

是作者寻觅故乡自传似的描述，不如说是对中国当

代历史变迁的审美言说，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演进和

发展的拟人化讲述。

首先，这是一则有关“行走”的寓言。作者选择

“邮件送信”这一行为，可谓独具匠心。一方面，

“送信”本是一个行动性较强的行为，需要一定的时

间、空间支撑。作者安排一对生活于不同时代的父

子两人同时送信：蜿蜒闭塞的山路需要父子二人共

同行走，而这对父子又是有着不同性格、不同人生

观、不同价值观的个体，性格的差异决定了矛盾的

潜在存在性；加之两人行走时间为三天，里程为二

百余里———“那枯燥、遥远、铺满劳累、艰辛而又充

满情谊的路”，这就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时间、空

间、情感上发展演变的可能。父子两人共同行走的

旅程是一次交接的过程，是两种生命个体对话的过

程，是两代人不同价值观碰撞的过程。另一方面，

也是最关键之处在于电影为观众展现了一个“人生

便是行走的过程”的哲学概念，即“生命就是他的追

寻过程和创造过程，生命的意义并不在那个最终的

结局上面而在生命的过程中，当生命把它所追寻所

创造的全部内容都展现出来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也就实现了。”［４］故事中的父亲至死不渝地忠实于

自己的工作岗位，风雨兼程地行走在送信的路上。

如果说这仅仅只是一份工作，那么父亲便是一个忠

实的工作者，但小说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一点，更

是一种行走与追寻的状态，父亲靠行走让自己“心

里踏实”。在行走中，父亲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与生

存之道，父亲在价值观念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支局长看定老人，说：‘你退休吧！’老人急了：‘我

还能……’”于是，他在永无止境的山路上行走，一

走数十年，如同“夸父追日”的传说一样执着。夸父

与太阳竞跑，一直追赶到太阳落下的地方，虽然最

终夸父也未能追赶到太阳，但这种无止尽执着追求

的精神却一直被后人传诵，鼓励人们以各自不同的

理解，去认识这个世界，去实现自己美好的追求，而

太阳也就作为一种信念的象征物成为人们不懈追

求的目标。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中的父亲毕生

行走在没有止境的邮路上，恰如夸父行走在自己信

念的道路上，不懈追求，不论结果。从这个角度来

看，父亲是一个“行走者”，更是一个“追求者”。

这也是一则有关“生命”的寓言。小说安排了

生活于两个不同时代的父子俩交接工作的过程：儿

子接替父亲的职业，相当于是生命的一次轮回，是

人生之旅上一次质的转变。父亲的生命价值已在

数十年风雨兼程中得到体认，这种对生命价值的确

认带来的是父亲内心的满足，他坚守的信念是：“不

要贪快哩，路要均匀走。远着哩。暴食无好味，暴

走无久力哩”。因此，往复行走在枯燥单调的邮路

上，心安而踏实。当儿子接过父亲肩上的担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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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新奇与忐忑心理踏上这条旧邮路时，父亲内心

被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愫充溢：他希望自己的价值将

在儿子的身上得到延伸，但同时又不忍儿子重走自

己的老路。由此使读者感知，“生命的价值是在时

间的轮回中获得一种固有的常态，成为一个可以延

续的有机体，而不至于完全脱离时间的印迹，显得

支离破碎。”［５］正如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

所说：“万物消灭了，万物又新生了；存在之身永远

建造同样的存在之屋宇。万物分离而相合，存在之

循环对于自己永久真实。”［６］万物去来，生命在传承

中体现价值，又在交替中传递价值。永恒是相对此

刻而言的，此刻往前的过去是无限，往后的将来也

是无限。过去、现在、将来构成了永恒的时间。无

论是父亲回想的已行走的生命历程，还是儿子正在

继续完成的这一状态，都是一种生命的轮回与继

承。小说最终依然是“我”和老二在那布满绿的山

路上向深山远方出发、行进，“一支黄色的箭朝那绿

色的梦里射去。”故事从回忆开始，生命从过去走

来，在时间的“绵延”中，“这本身就蕴含着一个有

关于现代、有关未来的超越趋势和时间向度。”［７］

除了“行走”与“生命”，小说更是一则有关“时

代”的寓言。小说的主题在于揭示在中国现代化发

展过程中，人们在对事业的忠诚以及代代相传的过

程中创新、发展。日复一日的跋山涉水过程寄寓着

父亲对事业的忠诚，对老百姓尤其是困难老百姓的

关爱以及对是新时代（下一代）的殷切期望。而作

为儿子的“下一代”也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忠诚于

工作岗位，用心继承着父辈的事业。小说恰到好处

地诠释了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新老两代人接交

班的过程：老一代在辛勤耕耘中支撑着社会前行，

但年衰力竭终究违背不了生命的自然规律；新一代

接过父辈的承担，继承前辈的事业，并在此基础上

创新发展。如此，小说便从一条“路”的寓言引申到

一个“时代”的寓言，内涵由此愈显厚重。父亲象征

的是一个已逝的时代，儿子象征的是新的时代即将

来临，两者之间有观念的冲撞，有思想的隔阂，但更

多的是文化上的传承，精神上的坚守以及对未来的

探索。另一方面，“时代”的寓言也象征着以“邮件

送信”为通讯方式的时代即将过去，“邮件送信”成

为文明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邮件送信”曾

是上个世纪在电子信息产业不够发达的时代里广

泛使用的通讯工具，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要阶段，是人类文明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小说

花大量篇幅写送信的经过一方面是对这种传播方

式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是对这段以邮件送信作为主

要通讯方式的历史阶段的缅怀：时代在发展，时代

必将前进；文明将传承，文明必将发展。小说中以

“儿子”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已开始质疑这样的通信

方式，从而表达人们对新时代的向往。从这一点看

来，在人类通信方式发展之旅上，“邮件送信”俨然

成为一个拐点，成为整个“时代”脉络中的一个结

点，它所昭示的人类文明形态不会停止，时代将继

续向前发展，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二　改编技巧与荧屏叙事

彭见明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是一个充满诗

意的散文小说，其表情达意的方式是含蓄的，用语

是精致隽永的。小说中的人物都被去掉了姓名，皆

用父亲、儿子、老人、汉子、穿红花衣服的女子等指

代；文中多用比喻、拟人、排比、想象等表达方式，含

蓄温婉，如“晨雾在散，飘，没响声地奔跑着，朝一个

方向劈头盖脸倒去。”“于是，一支黄色的箭朝那绿

色的梦里射去。”如诗如画，恰若一幅乡村丽景图。

其简单纯粹的故事和温婉真诚的情感一方面为电

影改编提供了素材，奠定了情感基调；另一方面，又

因缺少一波三折的情节起伏、大起大落的情感波

折、剧烈的矛盾冲突以及复杂的人物关系，为电影

改编制造了瓶颈。

也许与小说是当代短篇小说中的经典有关，改

编而成的同名电影亦成为当代电影中弥足珍贵的

精品。有人说，一个人一生中没有看过霍建起的电

影算是一大遗憾，如果没有看过他的《那山 那人 那

狗》，则是更大的遗憾。“伴随着历史时代语境的变

化，身处这种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遭遇越来越多

的来自物质和精神的选择与挑战。”［８］霍建起的电

影始终以一种知识分子的角度去品味这个世界以

及世界角落中的普通民众，他面临诸多选择与挑

战，而《那山 那人 那狗》却正是带着这种知识分子

的朴质与人情关怀得到了受众的认可。小说和电

影之所以成功，原因诸种，就改编技巧而言，当属以

下三点为要：首先，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差异为荧屏

叙事奠定了矛盾基础，电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

性格冲突，增添戏剧色彩；其次，电影在小说的基础

上进行叙事人称的创造性改编，由原著的第三人称

“旁观者”叙事到影片中第一人称的“直观式”叙

事，这样更贴近观众，增加荧屏亲和感；再次，在改

编过程中，影片将小说人物、环境、背景等进行艺术

化处理，从“虚”到“实”，增添写实性情节、动作、人

物、细节描写，强化影片的故事性、戏剧性。

在人物性格方面，小说中父子两代人有着鲜明

的性格差异，而这也正是戏剧矛盾演化的基础。高

尔基曾说：“在有着鲜明的人物性格的那些地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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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存在着戏剧冲突”。［９］小说中，父亲坚守传统，毫

不质疑祖辈传下来的生活工作习惯，脚踏实地，墨

守成规，几十年如一日地行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但儿子性格却多了许多年轻人的急躁不安，并

试图探索“新路径”“新思维”，向往改变现状。小

说这样描写：“儿子嫌狗走得慢，便用膝盖在狗屁股

上顶了一下。父亲说：‘路要均匀走。远着哩。暴

食无好味，暴走无久力哩。’”面对日复一日同样的

住宿地点，儿子质疑：“不可以歇在其它地方？”而父

亲却断然答道：“不能。第二天、第三天不好安排。”

父亲的人生观是“求稳求妥，安于现状”；而儿子的

人生观则是“求速求新求变”。小说中父子两人性

格上的差异奠定了电影的矛盾冲突。而在电影改

编过程中，编剧将这种性格差异进一步强化，同时

增加两代人在对未来生活的态度，以及在人生观、

价值观上的矛盾冲突，即“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

加厉”。［１０］而“影视作品对人物的塑造，首先就要从

宏观上规划出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在那种生活冲

突中体现，这是影视人物性格设计的基础。”［１１］２０９

因此，电影强化了在社会转型中两代人在观念上的

冲突，如儿子希望父亲向领导请示，不要走这条艰

辛的邮路，“你趟冷水谁知道？”父亲回答“又不能

向领导叫苦。你也要记住了，不兴自己喊苦”；儿子

向往山里以外的生活，父亲则认为“山里人住在山

里，就像脚放在鞋里，舒服”；儿子挂着收音机，听着

养生广告、流行歌曲，而父亲却不屑一顾；儿子觉得

应该坐车，以减少不必要的劳顿，但父亲觉得这是

投机取巧。而儿子的一句“等直升飞机落到山顶

了，咱们还这么走啊走的，谁还用啊？”道尽了两代

人迥异的人生观、价值观。较之原著，主人公的性

格差异更加明显，戏剧性更强。

在叙事人称方面，电影在小说的基础上也进行

了创造性改编。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方

式，各有各的特色与优势，电影强调视听感、与观众

的亲近感；小说强调文字的优美，让人产生联想。

《那山 那人 那狗》的小说文本采取的是第三人称

叙事，如同一位禅僧，娓娓道来一个唯美而遥远的

故事；而在影片中，叙事变成第一人称，由儿子“我”

直接讲述故事，借此将故事的重心直指观众的“视

野”，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加强与观众的直接交流，

增添影片的亲和力。小说更偏重借助散文诗般的

文字营造一种清净、祥和、温情的画面，更多的是对

自然景色、人物语言的描写，因而用第三人称叙事

更有利于散文诗的抒写情境，更能全知全能地客观

呈现。这样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为影片的改编奠定

情感基础，营造唯美的氛围；但另一方面又因缺乏

充分的动作、情节，为电影的改编形成桎梏。因为

电影更强调荧屏上的人物与观众的直接沟通，以及

主人公更直观的形象建构。在这一点上，编剧思芜

是聪明的，既然都是温文尔雅的叙说，何不将说话

者改为主人公自己，这样更有助于拉近观众的情

感。影片着力描述的就是我跟父亲之间的感情，

用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主体显得朴实自然，与影

片所描述的平凡人的平凡故事基调相一致；同时符

合了整个影片的情节发展和情感氛围。且看各自

的开头，小说中这样描述：“父亲对儿子说，‘上路

吧，到时候了。’天还很暗，山、屋宇、河、田野还蒙在

雾里。鸟儿没醒，鸡儿没叫。早啊，还很早呢。可

父亲对儿子说，‘到时候了’。”而电影却是这样表

述：“我的邮递员生活是从一个普通的早上开始的，

那天我一睁开眼就发现我爸把我已经装好的邮件

又掏了出来。别说他对我不放心，第一次走这样的

山路，我自己心里也没底。不过我也没想太多，一

回生二回熟嘛。”更大程度上的，小说是以旁观者的

角度娓娓道来一段看似听说来的温情故事（实际上

也是如此），影片则是以“我”作为叙说者来吐露自

我心声，恰如与观众对话般亲切自然。也正是两种

叙事方式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才造就了《那山 那

人 那狗》这样的经典。

影片对小说的艺术性改编还表现在对细节的

成功处理上，包括对人物称谓、细节动作、情节设置

等方面。首先，电影减少了小说中的“散文气”，更

加注重“写实”。原著中，主人公皆以“好汉”“父

亲”“老人”“儿子”“年轻人”替代，景物描写则是

以散文诗般的写意为主，如：“不管怎么，是要出发

了，像往常一样。远处，有等待，有期望。在脚下，

有无尽伸延的路。那枯燥、遥远、铺满劳累、艰辛而

又充满情谊的路啊……”而电影在尊重原著感情基

调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写实，如将称谓换成更口语

化的“爸”“妈”，将原著中行程“两百多里”改成

“２２３里”等等，影片的写实性也由此增显。其次，
影片增加了极具个性的动作描写来塑造人物性格。

因为电影毕竟属于动作化的艺术，或者是“在矛盾

冲突出于紧张尖锐、尤其是发展到高潮时刻人物的

关键性举止动作”；或者是“在一般生活场景、平常

人事活动中，特意选取的具有个性特色的细微动

作，或称之为‘细节动作’。”［１１］２１４无疑，《那山 那人

那狗》属于后者。电影在小说表达“儿子与父亲真

情”这个感情基点上，强化了细节化动作，如在过河

段中，儿子背着父亲，镜头特写中显露了父亲感动

的脸庞，并由此出现了镜头闪回：儿子小时候坐在

自己肩上，父子两人好不亲密。当镜头再一次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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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实中后，父亲眼眶湿润，音乐缓慢流动，景深

处，一片青山绿水，而随后儿子的一句“爸，该走

了”，则化解了父子间所有的隔阂与不快，故事在人

物的细节动作中展开，生动而真实，平凡而感人。

此外，影片还增加了许多戏剧情节，如父亲与母亲

之间的爱情故事，儿子与苗族姑娘之间的感情故

事，山寨风情、结婚习俗等等，情节更加充实感人。

　　三　诗意诉求和东方情趣

霍建起是第五代电影人的代表，创作风格以诗

意著称。其电影带有浓郁的唯美色彩，堪称诗意电

影的典范，如《那山 那人 那狗》（１９９９）、《暖》
（２００３）、《情人结》（２００５）等等，这些影片在对生命
的探讨、对乡土的眷恋中凸显了其对东方韵味的尊

崇。而其中尤以《那山 那人 那狗》为甚。实际上，

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之所以能得到霍建起的青

睐，也正是因为二者有着共同的诗意追求和审美感

应，这种审美感应主要表现在二者都崇仰中国传统

艺术或东方美学旨趣。因此，影片《那山 那人 那

狗》所彰显的诗意诉求与东方情趣，能在毗邻的日

本得到共鸣也就不难理解了。

先谈小说与电影在“充实与空灵”“诗意含蓄”

等中国传统美学观上的共鸣。宗白华说：“艺术心

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

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堵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

暂时绝缘。”［１２］很明显，《那山 那人 那狗》不管是小

说文本还是和电影文本表达情感的方式都是含蓄

空灵的，隐含而不直白地叙事和表达情感，与中国

传统的情感表现方式如出一辙，充分体现了东方

情趣。

小说中，父亲如仪式般将自己终身的事业移交

到儿子肩上，一种对未来深沉的寄托在无言中表

白，“父亲小心地拿过一条不长的、弯弯的扁担，熟

练地系好邮包，于是，在父亲肩上度过了几十个春

秋的扁担，带着父亲的体温，移到了一个厚实的、富

有弹性的肩膀上。”父子两人在静默中完成交接，又

在静默中继续朝拜。这让人联想到前去拉萨大昭

寺、布达拉宫的朝圣者的肃穆与虔诚。而在电影

中，这种含蓄与空灵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毋庸置

疑，“中国电影文化的艺术情感形态相当显要地突

出情感表现形态特点，即崇尚中庸为度，节制含蓄

的情感抒情方式。”［１３］和西方崇尚直观表露感情，

外露大胆的情爱渲染相比，中国的文艺作品更重蕴

藉内敛的特点，即古人所谓的“不得中行则思狂

狷”，“中行”指的就是不偏不倚，在情感上含而不

露。在电影《那山 那人 那狗》中，父子两人不多的

话语支撑起整部影片的开展。而在这其中，真正感

染观众的并非是主人公的言语，而是无言中主人公

情感的变化、自然的美丽、人情的美好以及乡风的

淳朴。在这里，山与路成为故事本身的叙述者，随

着一段漫长的山路的铺展延伸，观众随着父子俩人

的脚步行进，而故事也就在这漫长的山路上缓缓开

展，温婉而动人。

这种美学观来源于创作者对山水人情长期的

关怀。出于斯，长于斯，彭见明对家乡湖南有着深

厚的情缘，如何描写乡土，如何将湖湘大地的情怀

诉诸笔端是彭见明一直思考的问题。更由于，彭见

明以诗人的目光观察现实，以哲人的眼光叩问生

命，将“诗意的栖居”作为作为最大的艺术追求。而

一贯以诗意作为电影主题的霍建起同样也有着深

刻的山水情怀，上文中已阐述。在《那山 那人 那

狗》中，这种诗意性的描写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

描写的是一幅理想中的世外桃源：翠绿欲滴的山

林，明眸带笑的泉水，飘散缭绕的雾霭，袅袅升腾的

炊烟；大黄狗，美丽村姑，欢快的侗族舞蹈；一位即

将退休的老乡邮员带着他的儿子，穿梭在他走过千

万次的邮路上，与自然和谐交融，既是事业交接更

是生命传承仪式在晨曦中开始，没有面目可憎的教

化，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行走，成为他们所有的

信念与坚守。这是作者人生观诗意的表达。曾导

演《伊万的童年》的俄罗斯电影人德安德烈·塔尔

科夫斯基就十分重视电影诗意的表达。他认为

“诗”是“一种对世界的了解，一种叙述现实的特殊

方式”；是了解世界、叙述现实的特殊方式，反映在

电影中便是“一种生命的准确观察”，并且这种诗意

是电影不可或缺的元素。［１４］

彭见明对“那山那人那狗”的诗意诉求的执着

与同样痴迷于诗意、乡土的霍建起不谋而合。问题

在于，影片拍摄不久就被日本资深投资人花６万美
元买断，仅５个月时间，便创下了３．５亿日元的票
房奇迹，至今热映不衰。质言之，引起国内读者和

日本观众、读者共鸣的也正是强烈的诗意诉求和深

沉的东方情趣。

这是因为，中日两国拥有共同的传统艺术渊源

和东方美学背景。众所周知，日本和中国的艺术表

现形式都是比较含蓄的，这和东方人的性格有关

系。从平淡中感觉出波涛汹涌的内涵是东方文化

追求的境界，在压抑中追求纤细隽永的内蕴是日本

艺术的主题。日本传统艺术追求“幽玄美”，“幽玄

美”包含着神秘、余情和幽艳三个要素。日本艺术

的传统特质之一即是“排斥理而尊重情，即便言理

也是情理结合，追求一种余情的美。”［１５］“空寂的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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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美”始於砤原俊成、砤原定家的歌论，到能艺大师

阿弥发展到自觉阶段，其能艺论的中心便是发展空

寂的幽玄美，并将“空寂的幽玄”与心的问题联系在

一起。主张观赏能艺之事，内行者用心来观赏，外

行者则用眼来观赏。用心来观赏就是体（本体）。

也就是说，观赏能艺不是观赏者客观观赏或表演者

主观表演，而是超越主客观用心来观赏，有的日本

学者称之为“心眼”。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强调“无我之境”，即天人

合一的美学理想。“无我之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

最高理想，它追求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中国

传统美学认为，大自然的状况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生

活内容和质量，因此要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

系，亦即所谓的“天人合一”。反映在艺术作品中，

中国传统小说、影视剧本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剧情较简单，并无西方戏剧中那样强烈的矛盾冲

突，没有重金属、镁光灯支撑的布景道具，它的精

髓，不在于戏剧情节的展开，而是用思想、人情、语

言等来表现一种玄妙的情趣。这和日本的“幽玄

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皆为东方情趣的要旨。

在日本享有盛誉并具有世界性声誉的作家川

端康成、画家东山魁夷都推崇艺术创作静穆、深远、

婉约、诗性等东方情趣。川端康成崇尚“东方的古

典美”，在其作品《伊豆的舞女》《雪国》等作品中都

有所体现，小说善于将凝重与冷清、浓艳和颓废结

合，在精致而富有诗意中蕴含人生哲理、徒然、无端

的哀愁以及美的终结；其笔下的人物也多带有古典

的意蕴，美丽、纯洁，又多愁善感。这种感受不仅来

自川端康成与生俱来的孱弱和多愁善感，更与日本

传统美学以及整个东方艺术的内质相契合，体现了

东方人的审美情趣，而这也是川端康成最核心的美

学价值观。在这一点上，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与

川端康成的创作观念有着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在

彭见明的笔下，人物也同样地充盈着美好而忧郁的

情愫，饱含着“哀与美”的艺术色彩。在与日本朋友

的交流中，彭见明本人证实了这一点。就自己作品

在日本成功的原因问题，彭见明坦言他的“创作深

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并通过中国偏僻的农

村写出了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情美。他本人为

自己的作品能够赢得日本观众与读者的喜爱而倍

感荣幸。”［１６］

总而言之，彭见明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简单

纯粹，没有丝毫做作之嫌，小说基于作者自身对于

乡土的热恋之情，并在实践中感悟而成，全书有着

浓浓的湘楚文化气息，彰显着湖湘人正直勇敢善良

的品性以及湘女外柔内刚的独特气质，沉静中带有

热情，简单中不乏情趣。在充满诗般语言的文字

中，在人与人看似陌生而疏离的表相下，潜藏着含

蓄的温情，掩盖着内敛而又深沉的情感。正是小说

厚重的哲理、诗意的情怀、巧妙的人物关系以及浓

厚的美学色彩为影片的改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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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创造性重构 

———彭见明长篇小说《天眼》叙事分析

朱双双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彭见明长篇小说《天眼》的叙事颇具特色。首先，《天眼》吸纳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方式，这不仅体现在分
章回目上，也彰显在故事框架的建构和预述上。其次，《天眼》驻足于民间化叙事立场，叙事呈现出“乡中人”的叙述姿态和

散漫性、原发性的思维特征。然而，《天眼》又并不属于回归传统的写作或民间化创作，其叙事是对传统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双

重超越和创造性重构。

［关键词］彭见明；《天眼》；叙事模式；章回体小说；民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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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那山 那人 那狗》享誉世界的彭见明先
生一直秉持其“沉下心去寻找故乡富矿，对本土文

化进行艺术挖掘”的文学理想为读者呈送了一部部

乡土风味浓厚的作品，于２００８年完稿、２００９年出版
的新作《天眼》同样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但该文

本还融合了多种东方文化元素，既借鉴了正统古典

文化小说的形式又散发着民间化叙事的风韵，既有

儒家积极入世的姿态又保持着老庄出世的心态，融

佛、道以及湘楚巫术于一体，彰显了东方神秘主义

的内涵，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风。

一

《天眼》以相术为切入点，记载了以看相、测字

为生的何氏父子一生的所见所闻和人生经历，牵涉

了官场、商场以及市井百姓等多层人物关系。面对

如此庞杂的人物关系，彭见明先生借鉴了标志着中

国古典长篇小说走向了成熟的叙述模式———章回

体小说的叙事模式。章回体小说分标回目，分章叙

事，每一章都能自成一体但又整体相联系，每一章

的回目通常以对仗工整的对偶句概述该章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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